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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至于再认为其为“雷公电母”所掌控。

丁韪良的《格物入门》（卷二气学）中谈及山

谷回声若应声原因时，说道：“因天气飏声，

遇高大之物阻碍，声音触囘，愚人或以为仙，

殊属可笑。”[20] 作者通过分析回声产生的原理，

对将回声视为与神仙对话的荒谬言论和迷信

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2.4 培养了中国早期科技人才

晚清传教士的译书作为中国当时知识分

子了解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一个窗口，虽然

受众不多，传播范围有限，但是，却深刻影

响了一些具有求新、求变意识的知识分子，

并使这些人成为中国第一批科普工作者和科

技人才。李善兰、王韬、张福禧、徐建寅、

谢洪赉，杜亚泉、王季烈、朱宝琛等一大批

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者和实践者，都是在参

与编译教科书和学习传教士译书之后，走上

了科学之路。

他们中有的人在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和

外语基础之后，开始自主编写或独立翻译教科

书，如谢洪赉、王季烈等都成为早期中国物理

教科书编写的知名作者，他们编译的教科书

《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谢洪赉，1904 年）、

《物理学新教科书》（王季烈，1907 年）等成为

20 世纪初新式学堂物理教科书的主流。

有的人除参与编译教科书外，还自己动

手开展科学实验、制作新式机械，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可能在今天看来微不

足道，但是在近代科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晚清

时期可谓是难能可贵的。如徐寿通过实验，

对傅兰雅、徐建寅译的《声学》（1874 年）中

“长度减半或加倍的管所发出的音，比原来长

度的管所发出的音，要高或低八度；在闭关

和开管两种情况下，一定时间内的振动次数

与管的长度成反比”的结论进行了质疑，傅

兰雅无法对该问题进行答复。之后，他将徐

寿的问题写信反馈给该书的原作者英国物理

学 家 廷 德 耳 和 美 国 Nature 杂 志， 并 获 得 了

Nature 杂志的肯定答复 [13]227-232。徐寿、华蘅

芳等人还参照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

一书中的内容制作了一台蒸汽机，并利用这

台蒸汽机制作了中国第一艘汽船“黄鸪号”，

轰动一时 [21]131。

2.5 推动了近代维新思想的形成

传教士编译的物理教科书不光在自然科

学领域影响重大，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知名人士

大多阅读、学习过传教士编译的物理教科书。

这些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文化，

深刻地震撼了近代国人的心灵，并与这些知

识分子内心原有的中国文化发生碰撞，结合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之后

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维新思想。

康有为在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接触西书，

“购《万国公报》大功西书，声、光、化、电、

重学及各国史志”，并大受震撼，“因显微镜之

万数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

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

速齐同之理”[22]。以这些西学知识为基础，结

合他对儒学和佛学的理解，最终形成了《大同

书》《诸天讲》《康子内外篇》等融合中西的思

想著作，为其宣传维新思想奠定了基础。

谭嗣同的《仁学》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

哲学思想，该书对“以太”的论述即参考了

傅兰雅的《格致须知》和《声学》[21]300。《光

学须知》中写道：“天空之中，有一种极稀极

轻气质名以脱（以太），最能引光，凡发光

体，常自震动，即冲动周围以脱气，随动成

浪，谓之光浪。”[23] 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中

认为，任剖某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查其

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21]300。梁启超、

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均接受过近代西学教育，

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影响，逐渐走上了

维新、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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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译的《格致须知》则多达二十多卷，

包含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等多个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目。物理教科书名

称忽略的问题直至中国第一本以“物理学”

命名的教科书，即由日本学者饭盛挺造著、

藤田丰八和王季烈共同翻译完成的《物理学》

（1900 年）面世之后才得以解决。1900 年之

后的物理学教科书就很少出现以“格物”“格

致”或物理学各个分支学科命名的情况。

3.2 科学精神中渗透宗教思想

科学精神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过程

中所体现出的坚韧不拔、攻坚克难、挑战权

威、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品质，是科学文化的

核心和精华，脱离了科学精神的科学文化是

缺失的、不完整的。传教士在编译物理教科

书过程中，除了传播科学知识、渗透科学方

法，同时也关注了科学精神的启蒙，但必须

注意到的是，基于传教士的职业属性和他们

的来华目的，他们

在进行科学精神启

蒙的同时，通常将

科学精神与宗教思

想相结合，以期实

现他们“科学传教”

的目的。

美 国 传 教 士 狄

考文曾在一次传教

3传教士译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3.1 教科书命名方式不一，未能完整体现物理学

全貌

中国古代学术分科与西方不同，中国传

统文化的学术分科一般以研究者主体和地域

为准，而不是以研究客体为分类标准，其研

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古代典籍涵盖的范围内，

并非直接以自然界为对象 [24]。如儒学、墨学、

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而西方近代学术分

科则以研究对象为分类标准，分为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数学、文学、经济学、社会

学等学科。传教士译书一般都按照西方的学

科分类方式，引入西方学术作品，这些书籍

基本包含了西方知识体系中的各个学科门类，

为中国的学科提供了新的分类方式。

但是，由于传教士并非专业科学家，他

们的知识结构、学术见解和个人喜好各不相

同，因此他们对物理学的理解也不同。他们

引入的物理学教科书有的以“格致”命名，

如《格致须知》《数理格致》等，有的以“格

物”命名，如《格物入门》《格物质学》等，

还有的以“重学”“光学”“电学”等物理学

的分支学科为教科书命名。这种命名方式让

国人知道在传统的伦理学、文学、哲学之外，

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学科门类，同时，也造

成了国人的困惑，使国人无法清晰地认识物

理学的全貌。如丁韪良译的《格物入门》共

七卷，除物理学六卷外，还包含一卷化学；

图 3  《格物入门》封面及内页

图 4 《格致须知》封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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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会发言中表示“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

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另

一位传教士爱菲儿也认为“中国确实需要西

方的哲学与科学，但必须从传教士那里获得

这些知识”[25]230。基于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传教士在译书活动中有意识地渗透了很多宗

教思想、宗教精神，他们希望“用宗教和科

学教育他们（中国士大夫），使他们能够胜过

中国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

的统治地位”[25]233。

丁韪良在《格物入门》（卷四电学）中，

谈及英美两国海底电缆铺设内容时，对两国之

间电缆的铺设过程中经历的各种困难进行了详

细的论述，并写道：“二国之众，竟能恒心锐

志，不惜重币，务底于成，可谓任重而道远，

亦可知凡天下之挫而抑之者，正其勉而坚之者

也。”对两国科学工作者的不畏艰险的科学精

神进行了展示。两国之间电缆铺设成功后，通

过电缆发送的第一封电报却是“首报叩谢上帝

默佑之恩，尽如此难为之举而竟成功，岂人力

所能为哉”[26]。该书其他卷中，也多次提及“上

帝”“造物主”，如在《格物入门》( 卷五力学 )

中论及“生物自具之力”时，对人体的血液、

肌肉等结构进行了介绍，之后写道：“附生物自

具大力，以及万物之力，各协其宜，洵属莫之

为而为者，岂非造物之陶融而默运之哉。”[14]52

可见，传教士在传播科学精神的同时，不忘其

最初使命，努力将宗教思想渗透其中。

晚清传教士翻译物理教科书缘起于“科

学传教”工作所需，传教士译书的对象主要

为教会学校，如上海中西书院、登州文会馆、

镇江女塾等，教会学校均以传教士翻译的物

理教科书为教学材料，供学生上课使用，但

是，其使用范围却不局限于教会学校，如京

师同文馆等许多洋务学堂、新式学堂也都使

用这些教科书 [5]298-299。19 世纪末期，传教士

翻译的教科书已然成为中国学堂学生和开明

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主要渠道。

4结语
传教士翻译的物理教科书虽种类不多，

传播范围也仅限于沿海地区和北京、天津等

大城市，受众多为学堂学生和对西学感兴趣

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教科书产生的历史

影响却是不可小窥的。传教士译物理教科书

为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提供了物

理教学材料，开阔了国人的知识视野，促进

了维新思想的产生，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封建社

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同时，这些教科书传播

了最新的科学知识，渗透了较全面的科学方

法，宣传了一定的科学精神，对中国学生进行

了早期的科学启蒙，在中国近代物理教育和物

理教科书发展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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